
一对年 轻恋 人 无 意 间 中 了 彩 奖 ，按照协议 ，两 人

平分 奖 金 。然 而 ，事过不 久 ，男 方及 其 家 人 反 悔 了 ，为

追讨分 出 去 的 奖 金 ，他们 千方百计 ，直至 以盗窃 的 名

义绑 架 、拷打女孩 。结果原 本幸运 的 女孩疯 了……

彩票中奖恋人对半分
男友贪财女孩被逼

□ 文/马进

让人欣喜 万 分 的 彩 票 大
奖降 落 到 了 一 对 恋 人 的 头
上，它 本该让恋 人 的 生 活锦
上添花 、更为 幸福 ，可现实 中
却像打开 了 潘 多 拉魔盒 ，引
发了 一连 串 的 良 心裂 变 ，最
终导致 了 让人 不堪 回 首 的 悲
剧……

从公正 平 分 到 武 力 相 逼
2000年 8月 ，内 蒙古财

经专科学校毕 业 的 杨春艳被
分配到包头市 九 原 区林 业 局
苗圃 公 司 工 作。2001年初 ，
杨春艳 与 本 单 位 从事技术 工
作的 临时 员 工 赵宝 印 谈起恋
爱。2001年 6月 ，赵宝印要
到驾校学 习 ，苦于手 中 没钱 ，
杨春 艳 爽 快 地 借 给 他 4000
元。两个人 的 感 情越来越深
了。2001年 8月 31日 上 午 ，
两个人一起 到 昆 区体 育 场去
玩，发现好 多 人 围 在一个 彩
票站前抓奖 ，站主还高喊着 ：
“ 福 利 彩 票 今 晚 就开 盘 了 ！”
两人听 了 后 也过 去凑热 闹 。
赵宝印说 ，我也抓一下吧 ，碰
一下运气 。杨春艳说 ：好 。赵
宝印 说 ，我今天没有带 钱 。杨
春艳说 ：我身 上带着 呢 。福利
彩票 2元一 注 ，两 人 商 量好
买10柱 。杨春艳花 20元钱
买了 彩票 。当 时两人笑着说 ：
如果万一 中 奖 ，每人 各分一
半。当 然 ，他们心里都不相信
真的能 中 奖 。

当天 下 午 ，两 人 再 次 来
到这家 彩票 站 ，他们吃惊地
发现 ，两 人买来 的 10注彩 票
中竟有一注 中 了 三 等奖 ：8万
元！一时间 ，两 人 简 直 不敢相
信这是真的 ，确定之 后 ，他们
跳跃着欢呼起来 。在站 主 的
建议下 ，杨春艳还 用 身 上仅
剩下的 150元钱买了 一挂大
鞭炮表示庆贺 。按规定 ，上税
后8万元的奖 金就只剩下 6.
4 万 元 。两 人 高 高 兴 兴地领
到了 这些钱后 ，决定平分 ，每
人3.2万 元 。这 时 ，赵宝 印
说：“春艳 ，我学 车时 向 你借
了4000元 ，现在 有钱 了 ，也
一块还给你。”

两人 就近 来 到 了 建 设银
行一家储蓄所 ，准备将各 自 的
钱分别存入银行 。营业人 员告
诉他们：“每个人新开户存钱
必须拿身份证。”赵宝印拿 出
了自 己的 身份证 ，而杨春艳这
才想起单位办理 正式职 工 的
旅游手续 ，自 己的 身份证已被
统一收去 ，要过一段时间才能
拿回 来 。她对赵宝印说：“这样

吧，我 的 钱 也 先 存在你这 里
吧，等我拿 回 身份证 ，再办个
折子补过来。”这样中奖的奖
金就全 部存在 了 赵宝 印 的 名
下。赵宝 印 的 家就在 包头郊
区，当 天晚上家 里人知道了他
们中 奖 的 消 息 ，都感 到很 高
兴。这时赵宝印将这个存折交
给母亲保 存 。

十几 天 后 的 一个 上 午 ，
杨春 艳 的 身 份 证 拿 了 回
来。赵宝 印 说：“下 午 我就到
家里 把 存折取 过 来。”但是
等到 下 午 他 再 回 家 取 的 时
候，他 的 母亲 却拒绝 拿 出 这
个存折：“这 笔 钱 的 名 字 都是
你的 ，怎么还能 有她 的 钱？”
母亲 说 什么 也 不 肯 交 出 这个
存折……几 天之 内 ，赵宝印
做了 不 少 工 作 ，但 仍 是 徒
劳。这 对恋 人 想 来 想 去 ，一
时没 有太好 的办法 。后 来杨
春艳 说 ：“办 法有 一 个 ，那就
是咱 们 对 银 行讲 存 折 丢 了 ，
这样就能取 出 钱。”这时 ，赵
宝印恍 然 大悟：“对 ，办 个挂
失手 续 ！”2001年 9月 21

日，两个 人 又 一 次来 到 那家
储蓄所 ，很 顺利地办理 了 挂
失手续 。几天后 ，两 人 又取
出钱 ，分别 以 各 自 的 名 义存
入银行 。当 时 ，赵宝印 还 兑
现承诺 ，把学 车 的4000元钱
还给 了 杨春艳 。

至此 ，那 6.4万 元 的 中
奖奖 金就一分 为二 了 ：赵宝
印的存折 为 两万八千 元 ，杨
春艳 的 存折 为 三万六 千 元 。
这样赵宝印所 “丢失 ”的 那本
存折也就相应作废 。这天 ，两
人一起来 到 包头百货大楼 。
很快 ，赵宝印买下了一枚 20
00元的黄金戒指 ，戴在了杨
春艳的手指上……

百位 乡 亲挺 身 而 出
当赵宝 印 的 父母得知儿

子将存折挂失 ，并把其 中 的
一半给 了 杨春艳 的时候 ，他
们感 到 儿子做错 了 大事 。他
们认 为 这 笔 钱 不 应 该给 她 ，
于是极 力 主 张 儿子再要 回这
笔钱 。刚一开始 ，儿子感到难
为情 ，但时间一长 ，他的心终
于动摇 了 ：是的 ，她迟早是我

的人 ，为啥她还要把钱要过
去，莫非她还有别 的意思 ？这
天，赵宝 印 来 到杨春艳的 宿
舍，他长吁短叹 ，似有难言之
隐。在杨春艳几经追问之下 ，
赵宝印终于说：“小杨 ，那一
半抓奖 钱还是都给我吧 。既
然我们感 情是很 好 的 ，放 在
谁的手里都一样 。我 的 父 母
一直 为这 个事放心不下 。你
就把这 些钱给我吧 ，让大家
都放心。”

结果 ，两个 人 从 商议 到
辩解 ，再从辩解到 了 争吵 ，最
后不欢而散 。一 次在 下班的
路上 ，赵宝印 又将杨春艳截

住要钱：“把那一半的抓奖 钱
快点给吐 出 来 ，不 然 爷 就杀
了你。”后 来赵宝 印 继续威
胁，而杨春艳始终不答应 。终
于，赵宝印 火 了 ，有一天他掷
给杨春艳一句话：“我 已 经花
了钱找人 ，你就走着瞧吧！”

2001年 10月 17日 ，包
头的天气 已 经很冷 。这天 ，杨
春艳 利 用 休 息 日 来 到 东 河 区
环西市场 ，给在这 里做服装
生意的姐姐帮忙 。这时 ，她发
现赵宝 印 在盯 自 己 的 梢 ，不
一会就消失 了 。几分钟后 ，一
位警 察便来 到杨春艳的 跟 前
说：“我是警察 ，有事找你。”
杨春艳的 姐 姐 看妹 妹被 人 带
走，很不放心 ，于是 也跟 着 走
进了 这位警 察 的办 公 室 。此
时，姐妹俩才 知道 警 察 名 叫
庄子 金 ，是 昆 区 公安分局刑
警四 中 队指导 员 。庄子 金对
姐妹俩说道：“赵宝印 向 我报

案，说你盗窃 了 他摸奖 中 的
六万 多 元 的存折 ，然 后将其
中三万 六 千 元 用 自 己 的 身份
证存在 了 自 己 的名 下。”杨春
艳说这个事情根 本不存在 。
此后 ，她便一直被扣押着 。当
天，此 案被报到 包头市 昆 区
公安 分 局 法 制 科 。科 里 的 同
志在审 查 时 认 为 ，彩 票 款 纠
纷属 于 民 事 经 济 纠 纷 ，应 是
法院民事 调 解 的 范畴 ，不 应
由警 察 插 手 此 事 ，故批示 ：
“ 此事属 民事纠 纷 ，建 议将案
卷材料转送法 院。”到 了 晚上
6 点 多 ，一位警 察 告 诉杨春
艳：“这 个 事 我 们 已 经 撤案

了，你 可 以 回家 了。”十 几天
后，赵宝 印 又找到杨春艳 ，继
续要 那一半的 摸 奖 钱 ，杨春
艳还是没答 应 。

2002年 3月 8日 晚 上 ，
杨春艳正 和 家 人 看 电 视 。晚
上9点 多 ，屋 门 突 然 被一脚
踹开 ，随 即 有 五 六 个 身 穿便
衣的 男 人 冲 了 进 来 ，还 没 等
他们 反 应 过 来 是 怎 么 一 回
事，坐 在 土炕 上 的 杨春 艳就
被来 人 一把拉 了 下 来 。一个
男人 高 声喊道：“走 ，快 点跟
我们走！”杨春艳不 从 ，就被
人抓住 头 发 往 外拉 。杨春艳
大呼 “救 命”。为首的 那个 男
人拿 起 一 个 板 凳 就往她 的 头
上猛砸 ，结 果 她 很 快 被 打得
倒在 了 地 上 ……杨春 艳 的 父
亲杨埃祥 和 母亲 赵 七女 上 前
阻拦 ，也被拳打脚踢 。杨埃祥
的头 、胳膊 等 多 处被打 ，并很
快被 两 个 男 人抓 着胳 膊 反 拧

在后面一点也不能动 。而赵
七女则 被逼 到 另 一 间 屋子 ，
被两 个 人踢 中 下 身 ，一时 昏
倒在地 。

这当 中 ，杨家 的 邻居郝
四满 出 来小 解 ，猛地听到 了
杨春 艳 姐 姐 在 院 里 喊 “救
命”。他赶 紧 也 向 外面 呼喊 ：
“ 快 来 人 啊 ，杨 家 来 了 凶 手
了！”听到喊 声 ，村民们都纷
纷跑过 来 ，村 支 部书 记 李存
金和 治保主任郝二平 等 十 几
位村民 率先 冲进 了 杨家 。很
快，就有近 百 位 乡 亲陆续赶
来，把杨家 团 团包 围起来 。

村支书问：“你们是干什

么的？”为首的 男 人 说 ：“我们
是在 执 行 公 务 ，谁 也 不 能
管！”治保主任说 ：“看看你们
的证件和手续。”可几个 男 人
拿不 出 一 份手续和证件 。在
这种 情 况下他们仍要将杨春
艳带走 ，而杨春艳要挣脱时 ，
他们 又继续打 人 。这时村民
们愤怒 了 ，于是上前阻止 。这
时，村书记和治保主任感 到 ：
这几 个 人 拿 不 出 证件 ，又 没
有合 法 手续 ，也许是黑社会
来绑 架 的 。于是下令：“把他
们看起来 ，一个 也不让走 ，赶
紧向 派 出 所报案！”一时 间 ，
“ 抓住歹徒 ”的 呼声震天般地
响起来 。在呼喊声 中 ，勇敢的
村民们 一 拥而 上 ，将这 几 个
男人看 了起来 。同 时 ，村民们
还向 沙 尔 沁 乡 派 出 所 报 了
案，等待着警察将这 几个 “黑
社会分子 ”缉拿 归案 。

很快 ，沙 尔 沁 乡 派 出 所

所长刘志坚带着 几个 民警赶
到了现场 ，让 几个 男 人 出示
证件和 手续 。但他们还是拿
不出 来 。直 到 第 二天 凌晨 4
点多 ，包头市 昆 区 公安 局刑
警大队 的一位副队长赶到 了
这里 。这时大家才知 道 那个
为首 的 男 人正 是 当 初 审 讯杨
春艳 的 警 察 庄子 金 。副 队 长
表示 ：此 次事件纯 属 庄 子 金
的个人行为 。

此时场面 陷 入 了 尴尬 的
境地 。村书 记和治保主任说 ：
“ 现 在 庄子 金 已 经 把杨家 人
打伤 了 ，问题太严重 ，得有个
说法。”这时 ，庄子金开始向
村民们道歉 ，说 “对不起”。并
且表示 由 他 自 己 出 资 帮助杨
家人到 医院救治 。随后 ，由 乡
派出 所所长 刘 志坚等 同 志陪
同，杨春艳及 其父母被拉到
包头市 第 二 人 民 医 院救治……
… 此时 ，杨春艳在高度 紧 张
和被 殴 打 的 情 况 下 精 神 恍

惚，开始 出 现精神病的迹象 ，
胡言乱语 ，小便失禁……

幸运 女 孩 已 成疯子
一周 后 ，一家 人 从 医 院

回到 了 家 里 。杨春艳精 神错
乱的症状 已 经非常 明 显 ：她
有时脾 气暴躁 ，胡 乱地摔 东
西、撕衣服……这时 ，上百 乡
亲联名 签 字 ，一致要 求 杨家
到包头市 九 原 区检 察 院控告
庄子 金 的违 法行 为 。

九原 区检 察 院 向 包 头市
检察 院 作 了 请 示 并 就 此 立
案，同 时 还 委托 内 蒙 古 自 治
区公安 厅 精神疾病 司 法 鉴定
委员 会 对 杨春艳 的 精 神情况
做鉴定。2002年 5月 27日 ，
精神疾病 司 法 鉴定 委 员 会就
杨春 艳 的 精 神 病 情 作 出 结
论：1，反 应性精神障碍。2，和
突发 生 活事件 有 密 切 的 因 果
关系。3，继续给 予 治疗 。

2002年 11月 ，九原 区 人

民检察院下达 了检察 院建议
书：“庄子金在办理 ‘杨春艳
盗窃 ’一案 中 强行带 人 闯入
杨家传唤杨春艳 ，引 发纠 纷 ，
造成众 多 村 民联名 上告 ，还
造成 杨 春 艳 反 应 性 精 神 障
碍，其行 为 虽 不构成滥用 职
权罪 ，但属 于严重违 法办案 ，
建议 对 庄 子 金 的 违 法 行为 给
予行政处分。”检察机关对 庄
子金 “不 予 立案”。对此 ，杨家
不服 ，他们 认为 庄子 金 的行
为已 经 构 成 了 滥 用 职权 罪 ，
要求追 究 其刑事责任 ，并承
担相应 的 民事责任 。于是他
们就此要 求 九原 区检 察 院进
行立 案 复 查。2003年 1月 3
日，区检 察 院在 复 查 决定 中
维持了 原来 的 “不 立案 ”的 决
定。此后 ，杨埃祥和 多位村民
多次 去市 、自 治 区检 察 院 、政
法委 进 行上 访 。同 时他还 向
包头市 人 民检 察 院提 出 了 上
诉。2003年 10月 30日 ，包头

市人 民检 察 院下达 了 刑事 申
诉复 查 决定书：“庄子金 身 为
国家机关 工作 人 员 ，在执行
公务 中 滥 用 职权 ，导致杨春
艳精 神失 常 ，造 成恶 劣社会
影响 ，其 行 为 已 经触犯 了 我
国刑 法 和最高 人 民检 察 院关
于滥 用 职权 案件的 立 案 标准
的规定 ，故撤销 九原 区 人民
检察 院不 立案 的 决定。”2003
年11月 5日 ，庄子金被检察
机关提起 公诉 。

彩奖 ，它让一个 本 来善
良的 恋 人 失 去 了 原 本 的 人
性，让一对父母在 大 奖 的存
折面 前 情理迷离 ，让一位警
察背 叛 了 良 心 和信 义 ，让一
个本 来 天 真烂 漫 的 女 孩 从 此
精神 失常 ，更 让少女 的 父 母
在精 神 的 折 磨 中 度 日 如 年 …
… 这一 切 ，究竟是 为什 么 ？

（ 照 片 说 明 ：疯变 之 前 的
杨春 艳　杨 家 提供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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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医生有 了 儿子 ，非常喜欢。丈夫要
去澳大利亚读博士 ，一个 人没法带 ，就托人
找了 两 个小保姆 ，一 个专门负责照应孩子 ，
一个专门 负责买菜做饭打扫卫生 。等孩子
大一点 ，留下一个做长期的 。

现在 ，啥事有了 一点竞争 ，人的心态就
不一样 。丁医生看得出 来 ，两个小姑娘都
想长期留下来做 ，都不想 自 己首先被淘汰 ，
在丁医生跟前 ，表现特好 。

小李去买菜 ，小张就趁机会推荐 自 己 ，
并指出 对方的缺点 ：丁医生 ，这小李什么都
好，就是手脚大了 点 。你没看见 ，昨天炒
菜，往锅里放油 ，就跟倒水似的 ，好像油不
是钱买的 。煤气火开那么大 ，炼钢哪？上个
月煤气费就交 了 两百 多块也 ！

小张不在 ，小李也过来嘱托丁医生几
句：丁医生 ，给娃娃换尿布 ，可要细心一点 ，
不能拎着娃娃两 只小腿 ，跟撇田 鸡似 ，娃娃
骨头嫩哩 。给娃娃洗澡更要小心 ，一手要
托着娃娃的后背和腰 ，娃娃小嘛 ，还没长骨
头，能那样笨手笨脚的吗 ？把娃娃骨头弄坏
了，将来成废人咋办哪？

丁医生心里有数 ，总是这只耳朵听 ，那
只耳朵 出 ，也 不往心里去。时间长了 ，说得
多了 ，丁医生觉得心里烦 ，挑明 了跟小张小
李说 ：你们俩好好干 ，只要我喜欢 ，我把你
们全留 下 。孩子这 么小 ，我的病人那么 多 ，
家里的事 一 点没时间照应 。

小张 小李听了 ，心里才安顿些 。
但日 子还是过得不平静 ，两个小 丫 头

明里 不争暗里斗 ，两 人一个房间 ，晚上关起
门来掐 。小张骂小李 ，吃得多 ，猪！小李骂
小张睡懒觉 ，狗 ！小张骂小李臊 ，小李骂小
张鸡 。

这些街骂 ，她们一次也不 当 丁医生面
骂，她 们知道丁医生大知识分子 ，听不惯这

些话 。在丁 医生跟前 ，俩个 小 丫 头争着乖 。小张大两 岁 ，小李都
叫小张姐 。一起吃饭时 ，小张 不吃 ，总往小李碗里夹 ，小李也往
小张碗里夹 。丁 医生 高兴 ，说 ，吃吧吃吧 ，又不是没有 。

一天 ，小李 去菜场买菜 ，小张 一边给娃娃换尿布 ，一边哭
起来 。丁医生问她咋了 。小张 说 ，上个 月 丁医生给她的四百块
钱工资 ，放在 口 袋 里少了一张 。

丁医生不信：“你们俩好得像亲姐妹 ，小李还拿你的钱？”
小张 只哭不说话 。
丁医生说：“别 哭了 ！也别对小李说这事 ，我再给你一张算

了。你们俩都是出来做事的 ，说 出去倒 也不好。”
事情过去没 几天 ，一次 ，丁医生抱孩子喂奶时 ，手一摸 ，孩

子背后衣服里有一块硬硬的东西 。解开来看 ，是小张绕头发的
尼绒发套 。丁医生不高兴 。叫 小张：“小张你过来 ，你咋这么粗
心？给孩子换衣服把发套包在衣服里？好在是软尼绒丝的 ，要
是金属的东西咋办？不把孩子疼死呀 ？啊？”

小张站一边不说话 ，听丁医生批评。丁医生批评过了 ，她
悄悄告诉丁医生 ，这个旧 发套都好几天不用 了 ，咋会 自 己跑到
娃娃衣服里呢？

丁医生望着小张 ：“你说小李？”
小张眼一瞥 ，嘴一歪 ，不说话 。
丁医生 也不说话 。一山 不能容二虎 ，一棵树上也不能落两

只鸟 。
一个 月 后 ，小张小李都不在丁医生家做了 。

“哇塞”小姐正传
■小说　□文/张亚凌

哇噻小姐 ，你认识吧？就我身后那个 ，对 ，就
那个 ：彩色高耸的头发 ，裸露的大腿因袒胸露背
而让你尚能接受 。

“ 哇噻——”瞧 ，她过来了 。
哇噻小姐追求与众不同 ，也的确与众不同

一桩极寻常的小事儿 ，她 “哇噻——”一声 ，
夸张 的 腔调和神情不提防能吓死你几 万脑细
胞；而你激动或
悲愤 得 难 以 自
抑时 ，她准会摆
出一 具 现 代 木
乃伊来 。

昨晚，她半

宿没合眼 ，与隔着千山 万水的网友海阔天空地
疯侃。离开 电脑时 ，她还感慨了一番 ，“哇噻——
好棒哟 ，天涯若比邻。”

今天早上 ，办公桌对面的同事 ，声泪俱下地
哭诉 自 己的不幸 。我们的哇噻小姐呢 ，一张报
纸横于眼前 ，双 目 微闭 ，似看非看 ，似听非听 ，完
全修炼到了视“比邻若天涯 ”的心境 。

哇噻小姐逛街 ，看见跌倒的小孩 ，她是不会

伸出玉手去的 ，——尽管 只是举手之劳 。哇噻小
姐觉得，“幼吾幼 ，以及 人之幼 ”很麻烦 ，况且几
千年了 ，大家都这么去做 ，太没 个性了 。

哇噻小姐购物 ，也绝不会因你满头 白 发站
了半天却没生意而光顾你 。哇噻小姐一直 认为 ，
“物竞天择”，同情心只 会让弱 者理所 当 然地去
弱小 ！

误会了 ，误会 了 ，你咋能说人家哇噻小姐是
冷血动物？她
呀，情感世界
细腻 丰 富 非
常人 所 能 比
的。

“ 毛 毛
乖，听话 ，阿姨给你肉 肉 吃。”

“ 看我给妞妞织的毛背心漂亮不？”
多有人情味呀！——毛毛是邻居的一条 巴

儿狗 ，妞妞是哇噻小姐的心肝 ，春心萌动时 ，妞
妞就跑去向毛毛撒娇 。

什么 ？你周 围就有 几个哇噻小姐？不会这么
凑巧吧 ？

一也许 ，可能 ，大概是吧 。 岁月　王 浪

清
明

言林

四月 的 一 半搓成 日 头
把阴 暗寒 冷赶回 苍 穹
让去世 的 亲人在返 乡 的 路上
吹灭 马 灯脱去棉 袄

四月 的 另 一 半拉成风
把鸟 语花香连夜运达 北 方
让回 去 的 亲人在路上
不再 落 泪

清明 那 天
我看 见 一位妇 人
在新 垒 的 坟上
把柳条插入 空 寂 的 心 中

鱼

喝完一 条河 游 向 另 一 条 河
路途 比 星 月 更远

水草屏住呼吸
摸一摸流水惜 别 的 歌唱

岸在 前 面 不 停地 奔跑
用自 己 的 长 度 去 丈 量 鱼 的 一

生

河边谁 家 少 女

让一 条 鱼 游 进 眸 子 里 的 那 片
湖泊

我们 从 一 个 城 市 走 向 另 一 个
城市

汗水 比 纸 币 更 贱
钢筋 混凝 土 偶 尔 解 开胸 襟

让我 们 蔽 一 阵风 雨
梦中 充 满 倒 叙 的 情 节

时间 是 一 个 过程

让我们 头 发从 黑 夜 长 出 黎 明
天堂 是 一 条地 平 线
用我 们 的 一 生 不 能抵达
我们 愿 意像 鱼 游 来 游 去

小幽 默

发誓
夫：“人 家 都说你 跟老 陈

有关 系。”
妻：“没 有 ，我 骗 了 你 就

是狗。”
夫：“你 做 狗 还 不 要 紧 ，

我可要做 乌 龟。”

她的 需 要
老头 儿 ：“你 要娶我 的 女

儿，你 须 有 能 力 供 给我 女 儿
所需 要 的 一 切。”

青年 男 子 ：“是 ，是 ，她说
在世 上 只 需 要我。”

新词
有一 女 郎 与 情 人 分 别 日

久，某 一 天 写 了 一 首 词 ，旁 边
画了 好 些 单 圈 、双 圈 ，以 及 一

连串 的 大 圈 小 圈 一 并 寄 去 ，
这真 是 一 首 匪 夷 所 思 的 新
词。词 道 ：

相思 欲 寄 从 何 寄 ，且 把
圈儿 替 ；身 在 圈 儿 外 ，心 在 圈
儿内 ；双 圈 儿 是 我 ，单 圈 儿 是
你；破 圈 儿 是 别 离 ，整 圈 儿 是
团聚 ，还 有 那 说 不 尽 的 相 思 ，
一路 圈 儿 圈 到 底 。

害羞
民工 阿 龙 从 城 里 回 来

后，大 开 眼界 。
他对 青 梅 竹 马 一 起 长 大

的玉 风 说 ，现 代 科 技 真 是 不
得了 ，据 说从 人 造 卫 星 上 可
以清 清 楚 楚 地 看 见 地 面 上 的
一切 。

玉凤 羞 红 着 脸 说 ，那 俺
以后 再 也 不 和 你 到 后 山 去
了……

忘情
公园 里 的 长 椅 上 ，一 对

情侣 正 忘 情 地 狂 吻 。
突然 ，女 士拼命地挣扎 ，

似有 什 么 话要说 。这 样 一 来 ，
男士 感 到 更 加 刺 激 ，于 是 就
更加 不 停 歇 地 亲 吻 着 她……

良久 ，女 士 终 于 挣 脱 了
男士 的 拥 抱 。她 大喊 道 ：“背
包被 小 偷拎 走 了 ！”

（ 刘林 ）

山口 百惠是杨贵妃的后代

日本著名女影 星 山 口 百惠 曾在前不久接
受记者采访时称：“我是中 国杨贵妃的后代。”
近日 ，经调查发现 ，山 口 百惠不仅姓杨 ，而且是
浙江三门杨明州在 日 本山 口 一 系的后裔 。

在东海之滨 、浙江省三门湾畔的沙柳清溪
人海 口 ，有个叫溪头杨的村庄 ，据最近浙江三门
县政府外事办三门裔海外人才和知名人士调查
显示 ：这个村是山 口 百惠祖根宗源的发源地。在
三门县沙柳镇溪头杨村的 《石林杨氏宗谱》第七
页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安雷 ，字汝平 ，号明州 ，去宁
波失。”据考证 ，台州杨明州于明朝崇祯二年（16
29），在乘船去宁波的途中遭遇台风失踪 ，同行
的还有张五官。杨明州的历史之谜在此定格 。

357年后 的 1986年春 ，日 本航空 公司驻
京办事处古坚义道先生 、日 本蔬菜采购公司驻
沪办事处山 口 光友先生来杭州寻祖 ，携带一本
康熙二十九年修的杨氏宗谱 ，其一世祖宗为杨

明州。据其祖上流传 ：杨明州家住浙江 沿海的
一个姓杨的村落 ，村前有一条溪流 ，杨在赴宁
波的途 中遭遇台风后 ，在海上飘流 28日 ，最后
飘到琉球八重 山 ，才得以脱险 。此后 ，杨明州定
居在琉球 。

杨与难友张 五官都受过 良 好的教 育 ，张 五

官因此做了仿明朝 中 国 官学机构 的 “明伦堂 ”
的训诂师”——汉文经典教授 。顺治五年（164
8 ）张五官去逝 ，杨明州继任 。杨明州在琉球成
家立业 ，生二子一女 ，长子春枝是 日 本 古坚一
系的 小宗祖 ，次子 春荣 则是 山 口 一 系 的 小宗
祖。古坚和 山 口 的姓 当 是以后变 更的 。春枝之
子联桂仍 以杨氏 为姓 ，于康熙五十八年 出使 中

国，当 年病逝 ，葬于通州张家湾 。
康熙皇帝曾遣使致祭 。根据祖上流传线索 ，

古坚义道和山 口 光友把寻根访祖的 目 标重点定
在杨氏较为集中 的温州和台州沿海地区。经寻
访筛选 ，他们把 目 标锁定在临海 、三门沿海姓杨
的村庄 。临海市博物馆会同三门县志办杨道义

等，先从临海杨氏查起 ，顺藤摸瓜 ，发现临海杨
氏是从三门亭旁迁入 ，而亭旁杨氏则从宁海黄
坛而来。因元代黄坛杨镇龙起义 ，被元军毁村 ，
族人四散迁出黄坛 ，其中 一支定居三门 ，至此杨
氏宗亲脉络已经清晰。在黄坛查找宗谱时 ，查出
杨森之子杨鸣州 ，字庆求 ，明万历庚寅（1590）七
月初九出生 ，时尚未娶 。虽然杨鸣州的排行同 山

口家藏的宗谱内的排行基本相同 ，杨鸣州与杨
明州同姓 ，但有一字之别 ，出生年 月 也不同 ，这
一发现未能得到古坚义道和山 口 光友的认同 。
三门县外事办及县志办等同志根据杨氏宗谱的
脉络寻根访祖 ，终于在三门县沙柳镇溪头杨村
《石林杨氏宗谱》第七页找到 “安雷 ，字汝平 ，号
明州 ，去宁波失。”这不仅与祖上流传下来的线
索吻合 ，也同 山 口 家藏的宗谱内的排行一致 ，而
且根据 “字 ”与 “号”的分析 ，与杨明州受到 良好
教育的事实也吻合 。同 乡 张五官则在《宁海清潭
张氏大宗谱》中找到他的名讳。经台州市地方志
研究人员论证 ：三门杨明州确系 日 本杨氏宗谱
的一世祖宗 ，这一寻根结果得到 日 本古坚和山
口家族的认同 。

1998年 2月 ，日 本古坚和 山 口 家族 重入
三门县沙柳镇溪头杨 《石林杨氏宗谱》，正式认

（ 红妹 ）祖归宗 。


